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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学中的本位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讨论到21世纪初，最大分歧就是词本位和字本位：是沿用西

方的研究思路和教学思路，还是确立一套具有汉语特色的研究思路。以语言中的哪一级单位为本，直接

影响着汉语句法分析的思路、怎么划分句子以及怎么认识汉语，也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设计、教

材编写、教师培养和测评考核等。“字本位”重视汉字教学、并主张以汉字作为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

让学生能通过汉字建立起对汉语的体系感知。“字本位”不宜直接出现在学习内容中，但贯穿在学习内

容中，尤其是初级华文教学的阶段。因为汉字在初级阶段可以更好地树立汉文字意识，用汉字带动其他

语言要素的学习可以便利省事。中高级阶段还是应该以语法和语言使用为纲。笔者认为，以汉字为出发

点进行教材编写，可以训练海外华裔群体的中华文化意识，与一般的汉语二语学习者树立更亲近祖语的

学习风格。笔者回顾以往的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从中借鉴观点，期望对当下的华文汉字教学

能有所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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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linguistic paradigm in linguistics has been debated from the 1960s to the early 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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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with a major divergence being between word-based and character-based paradigms: 
whether to follow Western research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or establish a research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level of unit in language is taken as the basis directly affects the ap-
proach to Chinese syntactic analysis, how sentences are divided, and how Chinese is understood. It 
also affects the teaching design, textbook compilation, teacher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and evalu-
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aracter-based” emphasizes the teaching of Chi-
nese characters and advocates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thread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pro-
cess, allow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perception of Chinese through Chinese characters. 
“Character-based” should not appear directly in the learning content, but should be integrated 
throughout, especially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ecause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tter establish a sense of Chinese writing at the initial stage,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acil-
itate the learning of other language elements can b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At th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stages, grammar and language use should still be taken as the main focu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extbook compilation can cultivate a 
sense of Chinese cultural awarenes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establish a learning 
style that is closer to the ancestral language for general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Chinese. I re-
view previ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is issue and draw on their perspectives, hoping to benefit 
current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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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一) 字本位的发展与探索 
所谓“字本位”，即坚持以“汉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不是“词”。“字本位”强调字是汉语

语法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从而构成“字–字组–句子”结构体系。汉字不像印欧语中的字符串，汉字

不仅是书写单位，而且是语言单位，不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本身就是汉语的组成部分，不是附

属品。所以，单纯把汉字与字符等同起来是不合理的。在徐通锵老师的“字本位”理论提出后的 30 年来，

围绕“字本位”产生了大量的本体与教学相互交叉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本体——国内外教学的

理论体系。潘文国(2002)对中西语言基本单位进行过对比[1]，孟华(2001)提出基于字本位理论的汉语能指投

射原则[2]，吕必松(2006)提出以字作为基本单位的教学法[3]，徐通锵先生在 2008 年出版专著《汉语字本位

语法导论》中对字本位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4]。白乐桑于 2018 年就“字本位教学”接受面对面访谈[5]。 
但是，坚持将“字”视为本位并不意味着“词”视角被抛弃。因为汉语是句法–语义的语言，而语义

的合成依然是词语、是词组贡献的，而不是一个个的独字。我们分析句法时，句子中的层层语义是词(语
素)直接贡献的。字与词是否处于完全对立的关系，还在探索之中。世界上的语言，汉语有字有词，而其

他语言则有词无字，汉字独有这一特点是否就能将汉字置于世界语言体系之外，而单用这套体系是否合

理，这些问题也在持续讨论中。 
汉字不是简单的“记录语音的符号”，反而在中华语文双轨发展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现代普通话

的读音就是以书面字词为依归的。也就是说，连字成词，词连成句子，字与词是上下两级的关系，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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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密不可分，汉语研究不能只看字，更不能不看字。二者共用一套语音系统，词的意义更是字来贡献的，

而把字放在词语中解释学习，效果也会更好[6]。周金声、徐媛媛认为：字词本位教学理念基于汉语独有

的“一音节、一概念、一个字”的整合体，认为“字词结合”不仅可以促进书面语的学习，解决汉字难的

问题，还让口语更流畅，而且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倡导字词结合的学者还有孙剑艺(2003)，
他认为字、词、语素是一体，只是选用“词本位”这一名称来统领自己的观点，不能割裂语素(词素)和词

的概念，三者本为一体。现代汉语多为双音节，完全将汉字作为本位，就是将现代汉语同古汉语一概而

论，这是一种退步[7]。这种观点看到了汉语发展的轨迹，明确指出现代汉语是字、词、素一体的语言。

法国学者白乐桑提出了“汉语教学二元”理论和“相对字本位”教学，因其实用高效而被称为“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论之‘法国学派’的精髓”。白乐桑坚持字本位融入汉语教育，他提出的“相对字本位”的

“字词兼顾”在中国的汉语教学中也被借鉴传颂。 
陆俭明先生(2011)对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观点进行了反证，认为汉语研究从“字”作为出发点并

不是在摆脱印欧语的束缚，除非能用字本位问题作为解决理论的实际工具，否则还不能够说明“字本位”

是一种成熟可靠的理论[8]。陆老师在这篇文章中同时发表了对白乐桑的关于汉语对外教学的字本位方法

论，并对其以肯定：对西方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字本位”的教学思路确实优于“词本位”的教学思路。据

此，可以分解出：以字本位命名的本位观点其实包含很多具体的观点，名称一样，而内容和和核心亦有

不同。总之，我们要按需吸收“字本位”的观点。 
(二)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字本位”观 
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观 
“字本位”早已不再是一种方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无形的观念，重视汉字在中文教学的用处，认为

汉字这一要素不仅可以作为教学视角来指导汉字教学、词汇教学、文化称谓语教学，还能构想和设计教

材以及整个中文教学的未来。然而“词本位”为何一直占据主流？是因为词汇直接将语音与语义绑定，

避开了汉字形音义一体的复杂构字逻辑，让学习者无需花费精力理解象形、形声等造字规则，达到“快

速开口、即时交流”的学习目标。无论是哪一种理念，都承载着设计者对中文和教育的热爱，这一点需

要辩证看待。 
相比之下，“字本位”的优势就在于：比词在长期上降低负担，因为字比词更基础一级，数量负担降

低；汉字造字理据丰富，能够搭建系统框架，比如掌握“开”的核心义“使闭合者展开”，就能关联“开

门、开水、开心、开展”等词汇，理解不同语境中“开”的语义延伸，让词汇、句式学习有“根”可循，

避免词本位习得中词汇、句式彼此孤立的碎片化问题。 
需要认识到的是，当“字本位”进入对外汉语教学时，应当开发独立创新的模式，因为完全套用西

方传入的语言教学模式并不适合汉语，朱德熙(1982)、吕叔湘(2002)、潘文国(2002)指出，要建立符合国

家通用语言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徐通锵(2008)指出，探索国家通用语言的结构规律、演

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需要以“字”这个纲为基础。潘文国(2002)指出，只有从汉字

出发，才能打通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平面[1]。汉学家白乐桑与张朋朋(1989)编写的教材《汉

语语言文字启蒙》[9]着力体现汉字与词的关系，循汉语之本来面目进行教学。《汉语语言文字启蒙》首

开以汉字为视角的对外汉语教材先例。自《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由华语教学出版社版权引进后，“字本

位”教学进入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视野并“受到汉语教学界的关注与重视”。2025 年，白乐桑接受访问时

再谈汉字的“诗性问题”，认为“诗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言语的重点并非放在信息或内容本身，而是在

语言形式上。而汉字的诗性功能最突出，是任何文字都比不上的，体现在押韵、谐音等方面之上。 
汉语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层级体系，这个体系的底层是字词教学。要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急需

且可以较早攻克的第一关就是汉字关。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和构词的材料，汉字是汉语教学的基石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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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最基础且重要的内容。当前涌现了众多汉字大纲，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际中文

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新 HSK 大纲》《华文水平测试汉字大纲》《周末制中文学校汉字大纲》等。

这些汉字大纲不偏重“字本位”或是“词本位”，而是以系列汉字联动字词句段，凸显的语言要素在教学

过程中的自然习得。以汉字研究作为出发点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如覃俏丽(2013)提出培养学生汉字认知

观念、因人施教、尊重汉字习得规律等教学理念，并对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和文化方面提出相应的教

学策略[10]。张晶晶(2020)就“字”“词”本位下的对外汉语初阶汉字进行了属性对比研究[11]，谢滢(2020)
以字本位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初级汉字教学设计，将核心字进行分析与整理，确定适合先教学的汉字，重

新编排识字及其出现的顺序，最后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学设计，以教促考，以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12]。
赵雯娅(2020)以字本位为理论对亲属称谓语进行教学研究[13]。 

总体而言，以“字本位”为教学视角开展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不是教学汉字的构造理据，是一种观

念式的“相对字本位”，核心是立足汉字形、音、义一体的本质特征，打破以词为核心的教学惯性，让学

习者从汉字本体出发理解汉语构形与表意规律。 
2) “华文水平测试”中的汉字观 
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有力组成部分，与汉语国际教育共同组成国际中文教育的事业整体，二

者是互补的关系[14]。华文教育指的是海外由华人华侨个人或机构出资创办，以华人华侨子弟为教学对象，

以中华语言文化知识和技能为教学内容的办学机构，郭熙称之为一种“祖语”教学[15]。华文教育中的汉

字及研究亦不在少数，如李红梅《“字”本位理论下的〈菲律宾华语课本〉词汇教学研究》[16]、陈宇颖

《初级对外汉语西班牙语版教材生词释译问题研究——以〈跟我学汉语〉与〈轻松学汉语〉为例》[17]、
杨洁《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民俗文化导入》[18]等。 

“华文水平测试”是针对华文教育开发的专业性语言测试，并十分强调汉字的重要性。在华测出现

之前，就有学者论述过华语文的测试问题(陈宏 1995、周海清 2001)，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说明要怎样

去开发这项语言测试。王汉卫(2009)详细论证了华文水平测试的“三个基石”，做足了研发的前期工作。

2012 年他又详细论述了关于阅读测试的结构，认为“华语测试是继 HSK、MHK 之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测试系列的一个新发展”。 
华文教育是一项全面发展的事业，包含了设计、运用、测试、教师考核、国别差异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因本文定位于教材中的运用，教材体例、内容可以进行固定化研究，这样更具可行性。然而，现有的

初级华文教材大多以“词本位”为理论基础，将汉字视为一种附属品和单纯的书写符号，这与一般的汉

语二语教材别无二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编写出更加有针对性、实用性的高质量初级华文教材，一方面

要敢于批判学习已有教材，弥补不足之处；另一方面要从海外华文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正视汉字的基

础地位和重要性。王汉卫(2020)设想了汉字教材：以“相对字本位”作为理论基础，同时以海外华裔学生

的特点和需求为现实基础；以“以汉字为基础和主线，贯通字、词、句、篇和文化等内容”为编写理念；

以华文水平测试配套大纲等权威标准为编写依据[19]。 
本文的理论可总结为：以汉字为汉语习得的核心基础单元，立足汉字形、音、义一体的本质特征与

构字规律，将单字学习作为词汇、句式、语用习得的起点，打破以词、句为核心的教学惯性，适配汉字表

意体系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核心是让学习者理解汉字构字逻辑，实现“认一字、通一类、联一串”的高

效习得。 

2. 现有汉字教材的体例 

(一) 综合教材《中文》 
《中文》是国务院侨办委托暨南大学专门为华裔青少年汉语学习者编写的教材，目前已经在世界六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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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个国家发行，分为《中文》(修订版)和《中文》(初中版)。《中文》(修订版)由贾益民主编，于 2006
年发行，全系列教材共 12 册，每册 12 课，供小学一到六年级使用。《中文》是专门针对华裔青少年这

一特殊学习群体而编写的一套教材。其中，汉字部分的繁简字与笔顺笔画、偏旁部首等内容设计，帮助

华裔儿童解决了汉语学习读写落后的难题，也满足了华裔青少年学习汉字这一中华文化独特符号的需求。

该教材在对海外现有中文教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教材内容与体例、图文编写、题型设计以及教

学理念的体现方面有所创新，整套教材多册配合、各司其职(见图 1)。这套教材自 1997 年 6 月陆续出版，

直到 1999 年全部出齐，迄今已发行一千多万套，供不应求，成为目前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教材。 
 

 
Figure 1. Framework of the textbook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图 1. 《中文》(修订版)教材架构 

 
编写体例。《中文》(修订版)教材每册一共 4 个单元，由十二课组成，每 3 课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

配写有单元小测，每册教材最后都附有音序生词表。此外《中文》(修订版)第一册的前六课为识字课，仅

仅学习汉字，从第七课起恢复正常编写体例，课后都列词语和句子。因为教学对象是华人、华侨子弟，

教材特意编写了繁简字对照表、生字笔顺笔画名称、汉字偏旁部首等内容，满足了华裔青少年对汉字学

习的特殊需求。这 12 册主教材的整体编写体例具有高度一致性，每册教材都是由主课文、随堂练习和拓

展阅读三个部分构成。结构为： 
主课文(生字–词语–专有名词–句子) 
随堂练习(生字描红 词语读一读 句子扩展替换 对话练习 思考练习)  
拓展阅读(生字–词语–专有名词) 
主课文依据 1~12 册教材难度等级的不同，篇幅由 30 至 1500 个汉字不等的短文构成。第一册教材前

6 课为识字课，仅由几个简单的汉字组成，因此课文篇幅较短；随着学生汉语能力的不断提高，教材难度

等级不断上升，第十二册教材中的每篇课文的篇幅均达到了 1500 个汉字左右。在每篇主课文之后会附带

有本课需要学习的生字、词语、专有名词和句子。第二部分是随堂练习，由生字书写练习、词语读一读、

句子扩展替换练习、情景对话练习和问题思考练习五个环节构成，分别针对学生的听说读写各项技能进

行训练。最后的部分是拓展阅读，与主课文的编写体例一样由篇幅不等的短文及文中需要掌握学习的生

字、词语构成。与主课文相比，拓展阅读部分的短文难度更大、内容更丰富，并且是与主课文内容相关

的话题的延伸与拓展，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拓视野，提高学习兴趣。 
汉字教学设计。初级教材中并未设置过多的生成性练习，大量的临摹等半生成性练习存在于初级阶

段中。《中文》(修订版)为汉字教学提供了宽广的空间，每一篇主课文后第一位置附上的就是生字、然后

词语、句子，并且“单字”在词语句子中几乎全部应用上(见表 1)。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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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amples of character and word design in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表 1. 《中文》(修订版)字词设计举例 

册数–第几课 课后字词 课后练习 字词重合度 

1-7 公 园 爷 爷爷、公园 + 

2-1 信 封 邮 票 安 信封、首都、邮票 + 

5-6 守 休 息 赶 休息、守株待兔、赶快 + 

 
(二) “相对字本位”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 
20 世纪 80 年代末，白乐桑提出了“相对字本位”教学法，并通过编写一系列的教材，落实推行这

一教学法理念，开辟了国际中文教育的一条“法国”路径，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汉字教学提供了值得探

索和思考的方向[20]。白乐桑明确提出“字本位”的概念，他与国内学者张朋朋合编的《汉语语言文字启

蒙》主张循汉语之本来面目进行教学。在教材中，白乐桑指出：“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汉字是表意

文字，个体突出，以单个汉字为基础可以层层构词，故本教材可称为‘字本位教学法’”[21]。“相对”

二字意为：汉字相对于语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只是汉语的附属物。从汉字的学习窥探汉语语法的

学习，达到“启蒙”的目的。 
《启蒙》一书的课文中呈现新授汉字，同时标注对应的汉语拼音、英文释义，并延伸出若干由该字

组成的常用词汇；汉字记忆技巧部分，则通过带指示箭头的笔顺演示、复合字的构字部件拆解、古文字

形呈现及释义等内容，帮助学习者理解汉字构造。 
 

 
Figure 2. Examples of Chinese character demonstration 
图 2. 汉字展示举例 

 

 
Figure 3. Examples of Chinese character memorization skills 
图 3. 汉字记忆技巧举例 

 
将笔画、部件、整字这三级汉字核心要素融入第二语言教学，本就存在不小的教学难度，即便在国

内语文教学中亦是如此，应用于二语教学的难度则更甚。而《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的独到之处，便在于

将汉字教学的专业知识进行通俗化、简易化处理，让二语学习者能够轻松理解和接受。白乐桑认为，识

字是汉语学习的根基，这一理念实则契合中国语文教学的古老传统。无论是经典蒙学读物《千字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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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家姓》，都遵循着“先识文、再学语”的逻辑：想要掌握语言，必先从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入手。

从单个汉字逐步过渡到词汇、句子、篇章，唯有筑牢汉字基础，才能为后续的汉语学习扫清障碍，让整

个学习过程更顺畅(见图 2、图 3)。 
汪益群(2024)曾对白乐桑的三本“相对字本位”教材 1进行了结构分析，他对《汉语语言文字启蒙》

一书的汉字意识形容为：形成对汉字的全面认识与树立汉字意识。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字词”

中的现代字义与“记忆技巧”中的字源义缺乏有效的联系。 

3. 初级华文汉字教材设想 

“字本位”编写理念如何运用，还需要结合部分已有的对外汉字教材进行分析，具体内容有：“字

本位”的体现，编写哪些内容才体现合理；“字本位”观点如何应用进入初级华文教材的编写中去；现有

基础对外汉字教材是怎么样的编写体例；对具体教材具体分析，列举案例；现有教材的继承点和不足点、

改进、汉字教学怎么进行。 
(一) 以《华文水平测试汉字大纲》为教学内容 
《中文》(修行版)第一册的前 6 课对识字先行打造识字基础是合理的做法，且在基础阶段只需选取常

用和具有高构字率的基本笔画和部件，以及常用的笔顺规则和汉字的基本结构进行介绍即可。对于华裔

学生而言，汉字的字形是难点也是重点，而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是学习汉字的前提和关键。因此初级华

文教材的前期阶段应以“汉字基础”部分为主要内容，为之后的汉字教学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19]。 
华文水平测试是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标准化语言水平考试，由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委托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研发。自 2019 年推出以来，华文水平测试逐步覆盖亚洲、美洲、欧洲、澳洲、非洲等地区，已

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了 1000 多场考试，并获得了众多好评。华文水平测试结束了华文教育“有教无测”

的困境，对海外中文学校的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作为测试之“纲”、教学之纲，华文水平测试的“指

挥棒”的作用还远不止如此。《华文水平测试汉字大纲》(以下简称《汉字大纲》)字量适中，向下集中，

收录 2930 个汉字，并分为认读和书写两种顺序，各自排列为六级，难度依次递增，是独有的“认写分开、

多认少写，最终看齐”汉字表的精华之作。以大纲中的 2930 个汉字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内容的科学

性，同时难度适中，初级汉字教材主要选取一级和二级的汉字进行设计。 
(二) 教学策略从汉字本身规律挖掘 
王汉卫(2023)曾提出三个原则：重视认读，先认后写，随文识字。基于学习者缺乏孤立语的意识，枯

燥地学习汉字加大难度降低学习兴趣，认读能力相伴而行，如此较为易于学习。随文识字的好处是在篇

章中学会认字，尽可能融入许多汉字教学内容，能提升留学生对汉字的辨识水平，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汉

语。通过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二语学习者还是华裔，对于汉字的掌握度几乎是最低的，现有的

教材无法从汉字的本质上去教学，因而相关研究也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只能针对具体的对象提出策略。

例如独立版汉字教材《汉字速成课本》《汉字轻松学·起步篇》。柳燕梅的《汉字速成课本》不依赖于任

何综合教材，可以独立学习；注重教授学生掌握汉字构字规律，以利学生从形、音、义三方面迅速掌握

800 个基础汉字。显然，《汉字速成课本》不适应于华文教育。 
关于汉字教学的规律和策略，笔者认为应当利用汉字本身的逻辑顺序，不去人为地赋予顺序，不仅

可以更好地教学，还能传播汉字本身的文化元素。汉字虽属于中文，却不是其附属品和单纯书写记录汉

语的符号，而是承载字理和文化于一体的文字系统。汉字系统由形音义三部分组成，三者互为依靠，彼

此渗透。其中，形声字是汉字中能产性极强的一类，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形声字占

比是一直在递增。罗卫东老师详细研究了形声字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发现其比重由甲骨文中的 27.4%，发

 
1白乐桑主编的三本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说字解词》《滚雪球学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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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西周金文中的 48.47%，再到春秋金文的 50.9%，在古文字的最后阶段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85.69%，到

宋代楷书中义音合成字的比例是 81.12%；可见汉字的部件虽具“有限性”，字义却呈现出“丰富性”。 
形声字的教学一直被国际中文教育届所重视，不仅是因为该字群占比最大，也是因为形声字中蕴含

着丰富的字理。李蕊(2005)进行了非汉字背景的留学生的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22]。郝丽霞(2010)从
第二语言习得角度出发对汉字习得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形声字习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字音的习得，字形

的习得，字音、字形、字义习得三者的关系和识字量几个方面[23]。汉字的构字部件其实是有限的，人们

也不能够记住大量的部件及其区别性意义。周有光认为，汉字同时具有表意和表音的特点。纵览当前用

于华文教育的汉字教材，“形声字”的研究价值和教学价值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常态的“声

符”及其规律也没有在华文教育领域中广泛提及，如由“包”构成的形声字有苞、胞、饱、抱、袍、跑、

泡、炮 8 个，声符能够在语音上减少难度，更有趣的是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意义，如果能够利用这

种规律，相信汉字教材的逻辑性、专业性能大大提高。 
(三) 汉字模块的多模态活动设计 
华裔儿童的汉语听说能力通常优于汉字的认读能力。因此，不论是综合性教材还是独立性教材，都

需要加入更多的优质的汉字和文化教学，可设计、改编中国传统汉字故事、成语故事，更符合华文教学

的祖语传承目标。娄龄文(2024)曾通过对徽标、域外汉字、海报等汉字的设计美学进行讨论，其认为汉字

在对外社会传播和教学传播中需要充分利用汉字亦图亦文的属性。在对外社会传播中，需借助多模态的

隐喻和转喻功能，丰富汉字的文化张力。在对外教学传播中，多模态的应用可以使汉字教学传播的信息

更直观，同时提高汉字教学的趣味性[24]。更有熊婷玉(2024)、张凤(2023)等倡导在对外汉字词语教学领

域运用多模态理论，设计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 
华裔学习者不同于一般的汉语二语学习对象，华裔学习对象对汉字更具有敏感度，加之汉字书写的

抽象，继而汉字活动设计就更应该灵活变通，借助多模态手段。下面是笔者对华文教材中的汉字教材设

想(见图 4)，汉字的书写中融入中华“福”文化、反写汉字是为了理解古代印刷术原理。 
 

   
Figure 4. Self-designed Chinese character activity design 
图 4. 自主设计的汉字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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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汉字教材是汉字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要以正确的“相对字本位”的眼光看待初

级华文教材编写，不仅达到语言学习的显性目标，贯通其他语言要素的学习，还能够牢固学习者的汉字

意识和文化血脉。本体关于“字本位”的理论和汉字研究已极其丰富，如果能够从中借鉴正确的理念进

行汉字教材设计，能够让汉字焕发新的生机。本文回顾了“字本位”理念的形成、对两本汉语教材进行

了体例研究，最终是落脚到实际的华文汉字教学，从汉字选取的范围、汉字教学的规律性策略、具体练

习的构思三个方面提出了教材设想，期望汉字的价值能够继续开发，最终助力华文教育，传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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